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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周易·系辞传》曰:“天地之大德曰生”,“生生之谓易”。中国哲学自《易》始就体现了高度的

生命关怀,此后两、三千年来各方面对生命问题的探索也如生命本身一样生生不息。人类代代绵延不绝,

对生命问题的探索也永无止境。 

    

    在人类所思考的问题中,对人的生命的认识分歧最大但又最具魄力。人的生命是怎样诞生的?又是怎

样存在的?一个生命怎样才能健康成长?一个生命消失以后又将怎样?围绕这一系列问题产生的宗教阐

释、艺术表现、习俗陈述可谓浩如烟海。 

    

    语言民俗是民俗事象的一大门类。从语言和民俗的联系来看,语言中记载和传承民俗事象的那部分

被称为民俗语言现象。这些现象直接指称或折射出了民俗事象,传达和反映出了民众的意识信仰、感情

态度等等,可以说就是风俗化石。成都东山的客家方言中存在着不少这样的化石。本文关注东山客家方

言中关于人的生命的诞生、成长、存在和消失阶段中产生的重要民俗语言现象,并对这些现象进行文化

层面的诠释,试图指出其背后所沉淀的东山客家人的生命意识和信仰。 

    

    一、关于生命的诞生 

    

    人类的全部奇迹都是由人这种生命诞生以后才产生的,个体生命诞生之谜尽管已被科学揭晓,但在世

俗生活中往往仍沿袭成说,相沿旧俗。东山客家方言对个体生命来源的述说,除了男女的作用之外,还需

要一种神秘的力量。这种力量或者通过祭祀送子娘娘获得,或者通过其他的活动方式去获得。 

    

    送子娘娘是东山客家人心目中的主管生育之神,她并没有被供在堂屋的神龛上,东山客家人以为她在

间龛(卧室)里面司职,无形地或者隐秘地存在于卧室中。他们对送子娘娘怀有虔诚的敬重和殷切的希望,

凡祭祀必到间里祭祀她,或者祈求她赐予子嗣,或者祈求她保佑孩子健康成长。围绕着送子娘娘的神秘力

量,东山客家人还有一些配套的习俗来演绎生育中的神秘性,最为有名的是解放前每年农历三月三举行的

抢童子活动,“三月三,堆人山”,至今很多客家老人还能回忆其热闹非凡的情景。据载:区内有四处,以

洛带为盛,地点在燃灯寺前川主店。童子是木刻,共12个(闰年13个),分头童,二童、三童及一般童子。人

们相信,无嗣者抢得童子可以生育。头童最大,据说最灵验,所以最珍贵,抢夺也最激烈。值此日,参加抢

童子者成百上千,观众数万。先唱川剧《仙姬送子》,戏毕主持者便通秉神灵,然后鸣炮三响抛出童子,台

下便开始激烈争夺。一个头童或二童,往往要争夺三、四个钟头,只要看见在谁手上,大家便会漫山遍野

蜂拥而追,有时竟追上二、三华里,直至不知在谁手中为止。童子抢得后,便送往事先约定好的求嗣者家

中。主家迎童供奉,设宴酬谢祝贺宾客,并对抢童者予以酬谢。 

    

    得到了童子的人家如果以后生了孩子便给孩子取名叫“童子”,在洛带镇长铁村就曾有这样一个

“童子”,他活到50多岁以后离开了人世,在去世之前大家都称呼他为童子。 

    

    再从茶壶的寓意来看生育在东山客家人心目的神秘性。茶壶因为有嘴,文化怪杰辜鸿铭曾经把男人

比喻为茶壶,把女人比喻为茶杯。无独有偶,东山客家人中也用茶壶来象征儿子。重男轻女是传统社会中

根深蒂固的思想观念,客家人也不例外。用茶壶去隐喻儿子的习俗有: 

    



    1、在娶儿媳当日,在儿子和媳妇入洞房之前,母亲要先拿把茶壶放到他们的新床底下,以期儿子和媳

妇在婚后能够生儿子; 

    

    2、如果结了婚只生女儿不生儿子,在茶壶里装入代表睾丸的桴碳以后,把茶壶埋到十字路口或三岔

路口,祈求送子娘娘赐给自己儿子。 

    

    很显然,这些关于生命诞生的习俗是祈子习俗,它建立在生育中神灵崇拜观念的基础之上。崇拜的女

神是送子娘娘,同时还崇拜木头雕刻的“童子”。从抢童子的习俗看,“仙姬”应该是或者被当成了送子

娘娘。看过抢童子的白美华老人回忆说,仙姬是七仙女,她被逼回天宫以后生下儿子,后来驾着祥云到人

间把儿子送给董永,所送的儿子就是树雕刻成的。秦永州先生说“泰山碧霞元君、观音菩萨、九天玄女

娘娘等,都被中国的宗教和民间改造成送生送子的娘娘”,钟敬文先生则说送子娘娘跟女娲、碧霞元君、

催生娘娘等一样是民间的生育女神。 

    

    二、关于生命的成长 

    

    出生和死亡可以说是瞬间的事情,从出生走向死亡则是一个漫长的过程,其间往往费尽周折,甚至遭

遇不测,在过去尤其如此。怎样才能抵抗疾病的侵袭?孩子们怎样才能健康长大?老人们怎样才能延年益

寿?从取名字和吃“寄生”的习俗中可以看到他们的思考。 

    

    安贱名:安贱名是给孩子取一个下贱的小名,跟今天北方犹存的“贱名易养”的心理相同,认为有了

一个贱名可以不被黑白无常抓到地狱去。一般在动物名前加“阿”来称呼,如“阿猪”、“阿狗”。

“猪”、“狗”被认为是最贱的动物,每年在敬灶神的时候,他们都要特意向灶神爷汇报说锅里没有煮狗

肉,灶里没有烧猪毛云云。 

    

    带上“根”字命名:生命伊始,孱弱无力。东山客家人认为孩子在十二岁以前还没有自然长成根,需

借助人为的力量让孩子“添根”,以增强生命生长的力量。请看: 

    

    秧根:这是由栽秧人取的名字。栽秧时节,第一个栽秧的人技术最好,他能把五行秧很直溜地从田的

这头栽到那头。这个人很受人尊敬,哪家有小孩不好养,就会把孩子带去,请他给取名字。他背着孩子栽

秧,在栽的过程中一直弯腰劳动,直到把五行秧栽完才直起腰来,然后就给孩子取名为“秧根”。 

    

    “秧根”产生的理据有两个原因。一个是对植物生长奥秘的发现:草木的生长在于根的作用。此发

现给生命的思考带来了这样一个独特而形象的生长意识:人要像草木一样扎根于生命的泥土,才能吸收生

长的养料。另一个是秧与客家人生活的紧密联系。东山客家人自称广东人,这种认同隐含了其祖籍以广

东为多并且在整合中广东籍占优势的事实,这跟我们从族谱中了解到的情况相吻合。屈大均说:“东粤自

来多谷。志称南方地气暑热,一岁田三熟:冬种春熟,春种夏熟,秋种冬熟。……故东粤多谷之地也。”广

东客家人在粤地一年栽种三季水稻,深谙稻谷的生长之道,入川以后仍播谷种秧,对秧子发达的根系了如

指掌,当把对生命健康的渴望与秧子生长奥秘联系在一起的时候,于是由物及人,物我同一,便产生了“秧

根”的命名方法。“秧根”用之于人名,体现出对自然物秧根的羡慕和敬畏之情。栽秧是很重的活儿,腰

尤疼痛难忍,可是为了给孩子取一个秧根的名字,背着孩子栽秧许久连腰也不能伸一下,这实在是苦了取

名者了。为何要这样?其实这是一个秧根崇拜的仪式,这仪式饱含着对“秧根”的敬畏之情! 

    

    显然,“秧根”的称呼,是植物崇拜的遗迹。 

    

    龙根:它是由舞龙人取的小名。在东山客家腹地洛带镇有久负盛名的刘家龙。刘家龙夏天干旱舞水

龙为祈雨,正月十五闹元宵舞火龙为庆祝节日。水龙、火龙均蔚为壮观。龙舞好看,全靠耍“宝”人的指

挥。舞龙人所持的圆珠,东山客家人称为“宝”,举宝的人被称为“耍宝个”,他是一支龙队伍的灵魂人

物。当得知要表演龙舞,有体弱孩子的父母,则早早地把孩子带去等候他取名字。刘大权是今刘家龙拿

“宝”舞龙的人,年仅30来岁,他已经给几十个孩子取了“龙根”的名字。“龙根”,一方面受到了秧根



的启发,另一方面是源于对龙的崇拜。 

    

    倘若孩子在成长过程中磕磕绊绊的,父母往往去请算命先生算命看五行中缺了什么,然后取上相应的

名字来弥补。比如缺火,就找个有“火”的字并在后面加上“根”字,其小名就叫“火根”。在“龙

根”、“火根”、“土根”这些名字中,“根”的意义已抽象化,泛化为一种助生命成长的神秘力量的符

号了。带“根”的名字被赋予超人的力量,从信仰看,这是语言的灵物崇拜了。 

    

    再看寄生的神秘作用。“炖雨水、送雨水、送寄生”反映的是对生命健康认识的重要民俗活动。立

春之后的第一个节气是雨水,其时东风解冻严寒过去,雨水频降草木萌生,《礼记》曰:“仲春之月……始

雨水,桃始华。仓庚鸣,鹰化为鸠。”雨水节开始日,是生命复苏的关键日子。东山客家人认为,人跟树木

一样,需要“上水”才能生存;并且认为老年人满60岁以后自然“上水”比较困难,需要有外力相助才能

“上水”,才能获得旺盛的生命力。雨水这一天,出嫁的客家女儿会亲手买寄生来炖制肉食给自己年满60

岁的父母送去。这里的寄生是指寄在老树上面生长的别种小树苗。在雨水日炖、送,炖的东西中加进了

寄生,从不同角度命名,于是便有“炖雨水、送雨水、送寄生”诸名。 

    

    送法大都是一个女儿连续送三年,分别用寄生炖猪蹄子、猪 和整鸡。有的头年还特意去要七姓人

家的肉来炖:陈姓的不要,担心父母染上沉疴,刘姓的也不要,担心父母得了病会被“留”住;要“代、

戴、周、马、熊、宋、林、万”等寓意好的姓氏的。其中“马”有威武之气,“熊”与“雄”谐音,意味

着身体硬朗,“宋”与“送”谐音,万一有病可以被送走;“林”象征着灵验;“万”是大数,意味着活得

久长。有的头年还要送一棵柏树苗去并把它栽到房前,以后送去寄生父母就先在柏树下吃。柏树本身象

征着生命常青,“柏”还与“百”谐音,取长命百岁之意。现在的东山是枇杷之乡,枇杷树四季常青,今也

有老人靠着门前的枇杷树吃。 

    

    “送雨水”的习俗蕴涵着重要的生命意识和信仰。 

    

    从生命意识看:认为生命如树,要有根而且通过“上水”才能获得生机;生命的复苏也有时令,自然界

一岁一枯荣,人年满六十以后是一个大坎(六十是十天干和十二地支相配组成的一个周期),神秘而灵异的

寄生能够帮助生命由枯到荣。 

    

    从信仰看:是树崇拜的遗留,相信寄生的神秘力量以及靠着常青的柏树和枇杷树吃东西能够延年益

寿;对语言的灵物崇拜和禁忌,认为“熊”、“马”、“宋”、“林”、“万”与健康联系在一起而迷

信,认为“刘”、“陈”与疾病联系在一起而禁忌,认为“柏”可保长命“百”岁,语词仿佛有魔力一

般。 

    

    与此相应的习俗还有炖冬至,这是在冬至那天炖寄生全家吃的习俗。东山客家人认为,经过春夏秋三

季,已经“上”到了“水”的寄生,到冬至以后又会慢慢“下水”,为了不让寄生所上的水白白流失,于是

就在冬至日用寄生炖肉吃,把其“水”补充到人身上,以帮助人度过严冬。 

    

    炖冬至的习俗可以进一步看出对寄生的崇拜。何以崇拜它又吃掉它?林惠祥先生说:“有一种很奇特

的事实便是神灵与牺牲的混合,先被崇拜为神灵,其后竟被当成牺牲宰吃。这或者由于信所吃的物的神圣

的物质能够影响于吃者。”东山客家人深信寄生有神力,把它吃掉正是希望对人体带来影响———帮助

“上水”。 

    

    下面是关于求吉、消灾却病的习俗: 

    

    月光娘娘割耳朵:东山客家人把月亮称为“月光”,尊称是“月光娘娘”,他们对月光娘娘很尊敬,八

月十五晚有祭月光的习俗。月亮缺多圆少,缺时弯似镰刀,用手指去指人是不敬的行为,因此要求孩子们

不要用手指月亮,否则就会被割耳朵。 

    

    砍影影:如果孩子体弱多病打不起精神,由大人带到太阳光或月亮光下面去,对着孩子影子,先用刀子



画十字,然后就砍影子,一共砍七下,相信这样就会把附在孩子身上的病魔砍去。这个习俗中,影子是病魔

依附之所,是不吉利的。影子的这个寓意另有佐证予以支持:今天在太行山脚下的河南省辉县市胡桥乡一

带的老人们要求孩子们不要看影子,认为看了要生灾,如果不小心看了影子得对着影子吐唾沫才能消灾。 

    

    号字令:这是驱凶化吉的方法,实际上就是符 。面对病魔的折磨和日常生活的不顺,如怀孕后胎不

稳,生育难产,吃饭被鱼刺卡住等,都需要号字令。字令有星宿令、日令、月令、水令、食令等,针对不同

的情况用不同的字令。比如身上的淋巴结肿大,即长疡子,一般用五雷加百步捶来处理。其法是先画上五

个雷,每个雷在“田”的左右两角都画出向上缠绕的圈,代表雷的强烈光芒,也可以画上28宿。然后对着

疡子画一个圈,接着一手捏着疡子,一手就在桌上或凳子上用拳头捶100下,捶完后再象征性地把疡子抓来

丢了。如此这般以后患者往往会被嘱找医生拿点药来吃,所谓“神医两解”也。 

    

    念咒语:患了某些病用念咒语的办法治,早向东,晚向西,念七遍。得红眼病一般念的咒语是:赤目神,

赤目神,如今道破你,原来你是青神洛阳人,化为人间赤目神。眼睛有翳子念的咒语是:年煞犯,月煞犯,日

煞犯,时煞犯,眼珠里面的翳子要散,太上老君下红尘吹一口气就散。 

    

    祭月光反映了月崇拜的民间信仰,其他几法背后是巫术信仰。这些方法通过表演设定的动作或者诵

读设定的语言,或者兼而有之,希望以其魔力来征服病魔,征服假想中的超自然力。咒语中直呼“太上老

君”,显然有道教的介入。东山客家人中信巫弄鬼的不乏其人,尤以妇女为最,巫婆被称为仙婆。在长铁

村周围至今仍有六、七个仙婆。一般是主持下阴事宜。上面所说的那些符咒,还有下文要谈到的“喊

魂”等习俗,客家老人一般都会。 

    

    三、关于生命存在及其消失 

    

    这里要谈到的是关于生命的存在方式和生命失去以后的习俗。这些习俗集中指向灵魂问题。 

    

    “灵魂”一词有“魂魄”、“精神”、“心灵”等意义,本文的“灵魂”等于“魂魄”,其意义指附

在人的躯体上作为主宰的一种非物质的东西。东山客家人认为人是有灵魂的,人活着时灵魂寄托在肉体

里面,人死了以后的去向是阴曹地府。人整日打不起精神,是魂魄走了,要求小孩子拉屎拉尿不能对着树

子,否则树子要把魂缠去。如果摔倒了或掉到水里受了惊吓,担心“跌哩魂了”,这就需喊魂。 

    

    喊魂:如果孩子掉到水塘被救起来之后,大人得把他带到水塘边,先用筢子在水里拉,一边拉一边不停

地喊某人的三魂七魄转来。然后把拉到的渣滓拿回家放到床底下,跟小孩睡觉时脑袋的位置相对应,这样

相信小孩的魂魄就能够转来了。如果孩子受到了其他惊吓,则在晚上孩子睡着时,先拍三下床舷,再轻轻

扯孩子的脚趾,一边扯一边喊孩子的名字,喊三魂七魄转来了。如是,也相信孩子的魂就转来了。 

    

    三月三喝南风:传说女儿国的女人三月三通过向着南方喝风来受孕,大人们要求小孩子在三月三日撒

尿不能对着南方,以免魂被喝去。 

    

    死亡总是与生命如影随形,一代一代人在经历着生的同时也在经历着死。看着身边的人离我们而去,

在黯然神伤之后,我们会思考生命的归宿:一个生命最终将走向哪里?怎样去到那一个生者无法预测的世

界?东山客家人的认识是:人死后,只是肉体与魂魄分离开了,这魂魄在七七四十九天里还可以感知到亲人

所做的一切,四十九天以后才能到达幽冥世界。其丧葬习俗很繁复,但围绕其中的核心问题乃是灵魂如何

顺利到达其归止之所,人有灵魂的观念在这里得到了进一步的延伸。下面择其要者简析。 

    

    倒头纸、买路钱:出煞人死之后,要马上将其抬离床榻,放到木板上,置于厅堂地上。木板上先铺上一

层白布,死者头下放一块新瓦,瓦上垫上由女儿用布缝制的三角枕,里面装上去籽的柏枝和倒头纸,表示从

此便阴阳倒转,从阳间人变成了阴间鬼;死者手上拿着一个装着“钱灰”的“钱袋”,这就是去往阴间的

买路钱。死者生前所使用的物品衣服、枕头和床被,都得抛上屋顶,帐子得拆除,屋上的瓦用竹竿戳开一

两块,便于死者的灵魂顺利升天,此为“出煞”。 

    



    禄衣罂:是死人的金库,他的钱财都装到里面。罂中第一件东西是一张写着死者生平和所带之物的清

单,一般写头戴什么,脚踏什么,身上穿什么,棺木一副,纸钱一堆,新故亡人收领,最后还写上“一路之上,

凶神恶煞不能抢夺,若有抢夺,任随亡人到城隍庙告状,马上差来牛头马面劫拿寸斩不留”这样的话。第

二件,是盖了章的路票,相当于通行证。认为死后魂魄飘渺,盘查严厉,难以通过,有了这张路票,一路之上

凶神恶煞就不能阻拦,任随亡人畅通无阻了。 

    

    回煞、做七:认为在死后的七天之内亲人的亡灵要回到生前的居住地对子孙做最后一次探视。在亡

灵由阴间鬼神带着回探的时辰来临时,家人都要出门回避,以免家中阳气太盛,亡灵不敢回家,此乃“回

煞”。根据阴阳的安排,七天后还要烧一次纸钱,客家称“做头七”。此后七天一次,连烧三次,叫“烧三

七”。有的做五七,一般不做七七,大概是因为从前经济困难的缘故。 

    

    清人屈大均在解释“作七”时说:“吾粤丧礼,亡之七日一祭,至七七而终。或谓七者火之数,火主

化。故小儿生而七日一变。逢七而祭,所以合变化之数也。予谓人生四十九日而魄全,其死四十九日而魄

散。始死之七日,冀其一阳来复也,祭来复之期,以生者之精诚,召死者之神爽。七七四十九日不复也,则

不复矣。”这段话解释了为何做四十九天和为何有回煞以及数字“七”的独特性。数字“七”的变化之

“功能”可释砍影子砍“七下”和念咒语念七遍的原因。其中所言魂魄,不独屈大均一人所有。 

    

    灵魂问题来历久远且是带有世界性的现象。佛教的因果报应、生死轮回,基督教的信徒死了以后的

升入天堂,道教的人死后变成漂泊无依的鬼魂,这些是来自宗教的说法。客家丧葬是民间信仰与儒、佛、

道耦合的产物。具体到灵魂观来说,民间对生命的灵魂信仰与佛教和道教灵魂观的契合,形成了客家丧葬

中为了死者亡灵安息而产生的厚葬习俗。 

    

    东山客家关于生命的民俗语言现象比较独特,其中不乏诗性智慧,进一步追溯那些生命意识和民间信

仰产生之由,我们不得不联系深藏其后的万物有灵学说。英国人类学家爱德华·泰勒的万物有灵观理论

是由两个主要信条构成的完整学说。“其中第一条,包括着各个生物的灵魂,这灵魂在肉体死亡或消灭之

后能够继续存在。另一条则包括着各个精灵本身,上升到威力强大的诸神行列。神灵被认为影响或控制

着物质世界的现象和人的今生和来世的生活,并且认为神灵和人是相通的。”上述现象中谈到东山客家

人所信奉的童子、月亮、树木、秧根、寄生、龙等物的灵性以及某些语词的魔力,无一不是万物有灵观

的产物和残存。 

    

    还得谈谈寄生崇拜的问题。一棵种子被鸟儿吃进肚子里,没有被消化由鸟儿连同粪便拉在了所栖息

的大树分杈处,在春天来临的时候,像其他种子一样发芽长叶,这本是很自然的事情,但因为不是长在泥土

里,而是寄大树而生,便被赋予一种神奇的力量,而且盼望着它能够给亲人和自己的生命健康带来神力。

寄生的“神奇”,令人联想“槲寄生”。槲寄生是寄生在其他树上的常绿小灌木。在严冬里,万木萧瑟,

惟独翠绿的槲寄生还油然在树桠之间,这是很奇特的现象。你看,这跟前面所说的寄生不长在地里而长在

树上的奇特性多么相似!阿伊努人和克尔特人认为槲寄生能治疗百病,意大利人认为槲寄生能使妇女育

儿,非洲的瓦洛人认为打仗时带上槲寄生的叶子可以预防受伤。弗雷泽诠释说掌握了槲寄生就是掌握了

命运,东山人认为吃了寄生也就获得了生命的能量,尽管时空相异,但对寄生灵性的崇拜相同! 

    

    上述民俗语言现象中反映出的在万物有灵观基础之上产生的诸种生命意识和信仰来自遥远的古代,

它是文化的河流在奔流的过程中被冲向岸边的贝壳,用泰勒的概念说是“文化遗留物”。研究这些现象

和观念,不但发现了东山客家人今天的部分物质和精神生活,而且也有助于回望客家或汉族乃至各民族走

过的大同小异的精神之旅。 

    

    东山客家文化是移民的文化。上述习俗和信仰的渊源,既有对客家习俗信仰的传承,又有对当地习俗

信仰的吸收。谢重光先生说:“客家信奉的神明多而庞杂,除了全人类普遍存在的天、地、自然物之外,

还有许多地方性的神明,其属性非佛非道非儒,亦佛亦道亦儒”,上述东山客家人的信仰与客家信仰的共

同性不言自明。谢先生说到具体的“树崇拜”、“蛇崇拜”的信仰和“拣骨葬”、“尚鬼信巫”的习

俗,在东山客家地区还不同程度地存在着。胡希张说,“客家人对龙的崇拜比较广泛”,显然“龙根”的

名字也源于龙崇拜。至于丧葬习俗很明显地受到了四川当地习俗的影响。其他各种习俗和信仰的源头,



限于篇幅,有待来日再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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